
文 化 2024年 10月 15日 星期二

E-mail:ycrbwh@126.com

对照从党史研究室拿到的党员名单，一
番走访下来，一个事实令柴江斌万分震惊：抗
战期间，麻村柴氏家族仅祖父这一辈，中共地
下党员就有十人之多！那些硝烟与血泪交织
的历史细节，随着寻访浮出水面。

一座百年老宅的“秘密”

这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晋南老宅，
坐北朝南，屋檐一排精美虎头图案的瓦头，有
几处缺损；院墙靠近地面部分剥蚀严重，露出
墙砖灰蓝的本色。在季春的暖风里，老宅好像
饱经沧桑的老者，肚子里装满故事，等待人们
走近它。

站在并不高耸的院门前，我们用充满敬
意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既普通又特殊的院落。
东墙上，“农”“会”“是”三个大大的红色繁体
字，氤氲着特殊年代的特殊气息，一下子吸引
了我们的目光。虽经岁月侵蚀，那红色依然透
着倔强的鲜艳。字为楷体书写，端重方正，稳
如磐石，似乎是将字帖上的字放大数十倍印
在了墙上。三个字后面，显然还有内容。

“听说这上面原本是五个字，‘农会是我
家’，后面俩字离地近，靠墙有时会堆放砂石
砖块什么的，年头一长，就被磨掉了。”老宅如
今的主人，在永济市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柴江
斌，这样向我们解释。我们近前仔细辨认，果
然发现字下方另两处隐约可辨的红色印痕。

柴江斌又指着红字背后的两面夹墙给我
们看：“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这夹墙里可以
藏人。遇到紧急情况，挪开东厢房靠墙柜子，
就看到夹墙的隐秘入口，可以进去躲一躲。”
原来这屋墙与邻家院墙不是常规的合用一堵

“官墙”，而是分别砌墙，两堵墙之间形成贯通
南北的夹墙，夹墙朝外是封死的，封口处宽二
十多厘米。柴江斌估计，东厢房屋墙薄，夹墙
在那段可能更宽些，藏七八个人没问题。

2021 年盛夏的一天，室外艳阳高照，浓
荫满地。正在总编室审片的柴江斌，接到永济
市文物局电话，通知他签订一份文物保护协
议——经多方查证，他家这座院落，被认定为
中共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
牺盟会在永济一带活动的隐蔽地点，见证了
一批牺盟会员、共产党员浴血斗争的历史。这
也是当年中共虞（乡）临（晋）联合县委领导的
四个地下党支部中目前仅存的唯一旧址。

中 共 麻 村 党 支 部 成 立 于 抗 战 时 期 的
1943 年 7 月。牺盟会的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
同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实际领导
的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

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职业敏感让柴江斌
意识到，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院落，原来竟有
一段他完全陌生的历史。这座老宅，承载的不
仅是柴氏家族的百年生活过往，收藏的不仅
是他和哥哥姐姐们成长的点滴往事；那段遗
落于岁月深处的红色记忆，并不只属于柴氏
家族，也并不只属于目前还不太富裕的麻村
革命老区。他需要重新认识这座老宅。于是，
只要周末有空，他就开车回到已然闲置的老
院，一待就是半天。

柴江斌先前知道，祖父柴生滋、祖母孙桂
枝、父亲柴兴华，都是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
中共地下党员，更多详细细节，老人们在世时
很少讲，他和哥哥姐姐们也所知无多。

“人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突然对自己家
族的过往产生兴趣。我想知道，这座院子里究
竟发生过什么。”

在强烈愿望的驱动下，柴江斌将目光投
向这段红色历史。他找来运城、永济的党史书
籍，和运城、万荣、夏县等党史机构联系，通过
各种记载、资料与走访信息的互证与佐证，不
断梳理麻村地下党支部的资料。

爷爷奶奶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时任永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新宝，
知道柴江斌在搜集麻村地下党支部的信息，
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手头有个资料，对
他可能有用。

正是这通电话，让柴江斌的寻访有了扎
实依据，也有了更多发现——在党史研究室
成堆摆放的各种资料报表中，他看到了那些
永济解放前麻村党员的信息登记表。

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表格，是永济党史
办 1986 年前后对全县解放前党员的摸底情
况，表格设计很详细，包含姓名、曾用名、性
别、出生时间、籍贯、现在住址、入党时间及地
点、入党介绍人、党内职务、主要经历、现在工
作单位等详细信息。每张表格右下一栏，是信
息提供者留下的一枚枚鲜红鲜红的指印，足
以印证参与者对待此项工作的严谨与认真。

表格上共 17 名党员，其中麻村 15 人，分
别是柴生滋、柴生湘、柴生淅、柴生泠、柴生
治、柴生洛、孙桂枝、申桂香、冯玉秀、朱竹青、
王小块、曹宏全、李树林、李世军、屈则伸；外
村 2 人，一是申桂香弟弟、申家营村的申文
渊，一是孙桂枝外甥女、永安村的李玉荣。

柴江斌拿着复印好的表格在村里走访知
情人、查阅家谱。麻村柴姓是一个大家族，清
末民初由百公里外的河津迁居该村，至柴江
斌爷爷为第四世，“生”字辈。那时起名很讲
究，家族男性起名除了中间字相同，第三字也
要使用同一偏旁，柴生滋那一辈第三字全为

“三点水旁”。因有些字较为生僻、使用时有些
随意或不够规范，登记表或资料上有时会用
同音字代替，比如柴生淅写作“柴生锡”，柴生
洛写作“柴生乐”、柴生泠写作“柴生令”等等。

彻底弄清表格中人名与现实人物的对应
关系，一个事实令柴江斌万分震惊：抗战期
间，麻村柴氏家族仅他祖父这一辈，就有十人
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其中 6 名男性，4 名女性，

3 对为夫妻。6 名男性分别是柴生滋、柴生湘、
柴生淅、柴生泠、柴生治、柴生洛，皆为同族兄
弟，前 4 人为堂兄弟；4 名女性分别是柴生滋
妻子孙桂枝、柴生淅妻子冯玉秀、柴生洛妻子
朱竹青，以及柴生滋弟媳、人称五奶奶的申桂
香。

太阳的万道金光，当头倾泻下来，晃得人
不敢睁眼。柴江斌拿着表格的手有些颤抖，身
体阵阵发冷似打战。那几页薄纸，似乎有着重
似千钧的分量。

在那异常复杂、异常残酷、异常危险的环
境中，爷爷奶奶们加入地下党，意味着随时可
能被捕、杀头！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
他们在那个年代不畏暗夜，逐光前行？

“柴家爷爷奶奶这辈出了十名地下党员
这事，一直没人关注，因为掌握党员信息的
人，不了解他们的家族关系；而村里人忙着种
地过日子，对这些不是很关心。”柴江斌说。

走访中遇到的一些事，让柴江斌心生不
安。他曾询问家族中的同辈或后代：听说过家
里老人闹革命的故事吗？回答他的，大部分是

“没听说过”或“不是很清楚”。
对住在家对门的“石桥奶奶”朱竹青——

晋南农村常用“娘家村名加称谓”指代已婚女
性，朱竹青娘家石桥村，故称“石桥奶奶”——
柴江斌小时候印象很深：一双被裹成粽子样
的小脚，走起路来捣蒜般频频点地，身体也随
之左摇右晃，让人担心她分分秒秒可能跌倒
在地。“石桥奶奶”喜欢抽旱烟，经常坐在院门
前碌碡上，一边磕着烟袋锅，一边高声训斥老
实巴交的儿子。柴江斌没有想到，他眼中火暴
脾气的小脚奶奶，竟是在白色恐怖中为党秘
密工作的地下党员！

柴江斌和村中的小伙伴，小时候见过爷
爷奶奶们像别的庄稼汉一样扶犁种地，像别
的农村妇女一样纺线织布，他们鲜为人知的
人生另一面，被时间“雪藏”起来，不为外界所
知，直至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也带走了各自
的人生故事。

往事如云如烟，渐渐变得稀薄，稀薄得如
这春日空气中的花香，若有若无，时断时续，
如果不屏息嗅闻，如果不仔细分辨，你会忽略
甚至怀疑这香气的存在。

“作为家族后人，你自己都不清楚先辈们
做了啥，还谈什么弘扬红色文化。”柴江斌说
话的语气尽量平静，但作者还是感到了他话
语里的无奈与沉重。

工作之余，柴江斌将更多精力投入资料
搜集，并发动家族成员们回忆搜集爷爷奶奶
们的生活点滴，梳理后制作成短视频，发到网
上。2022 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柴江斌将
十名党员爷爷奶奶的故事，制作成的短视频

《我的爷爷奶奶们》，在山西省革命文物故事
宣讲中获得入围奖。

接下来的日子里，柴江斌依然忙着搜集
资料、走访知情人。就在搜集走访的过程中，
80 多年前的那段历史，裹挟着血雨腥风与烽
火硝烟，渐渐清晰起来……

红色幼苗，在敌人眼皮底下
“倔强”出生

1938 年，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在
中条山北麓的虞乡县（永济、虞乡原分别设
县，后两县合并为永虞县，即今山西省永济市
前身）艰难展开。中国军队和优秀的永济儿女
奋起御辱，寸寸山河，寸寸血争。3 月 7 日，虞
乡被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军攻陷，5 月 17 日，
中国军队收复虞乡，8 月 8 日，虞乡再度沦陷，
这方土地自此陷入苦难深重的暗夜。虞乡城
南“血泪井”、杨园村活人充枪靶、麦黄董村遭
劫难、蒲州城里“阎王殿”……尧天舜日的蒲
坂大地，一时变成人间地狱。面对日寇的凶
残，优秀的蒲坂儿女没有屈服，他们拿起刀
枪，秘密组织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

为加强党对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
导，早在 1937 年 7 月，中共运城特委根据省委
指示，成立了以薛克忠为支部书记的中共虞
乡县临时支部（又名中共虞乡县特别支部），
这是在虞乡县单独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连
同上级和外地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党支部共
有 12 名党员，虞乡自卫队分队长柴生滋是其
中之一。

1953 年，柴生滋在本人历史自述的开头
解释，参加革命用的是假名，“因在抗日战争
中，怕家人受到敌人残杀，所以换为假名张英
高。”

柴生滋的组织关系，不在麻村党支部，但

他是麻村较早入党的党员。“晋西事变”后，柴
生滋返回麻村坚持地下斗争 5 年，在他影响
下，一些家族成员相继入党。

正因为柴生滋返乡，才有了后来的麻村
党支部，他像一枚火种，引燃了麻村革命的火
焰。但也正是这次返乡，让柴生滋后来的人生
之路横生逆波。

柴生滋返乡，要从虞乡自卫队改编为山
西新军说起。

为提高对日作战能力，当时由共产党实
际控制的牺盟会，在全省范围内组建山西新
军，并将各地自卫队纳入山西新军系列。山西
新军 212 旅主要在山西运城编成，时任旅长
孙定国，山东牟平人，军事才干卓异，善做思
想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哲学研
究，曾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副主
任，是一位集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于一身
的复合型人才。1939 年 7 月，虞乡自卫队改编
为山西新军 212 旅 56 团 3 营。此时的柴生滋，
政治军事各方面更加成熟，担任 9连指导员。

山西新军使用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的番
号和军饷，建立的是人民军队的组织体系，政
治委员（指导员）为部队各级最高首长。山西
新军除参加“百团大战”和山西地区反扫荡等
军事斗争外，还为八路军源源不断输送大量
兵源。牺盟会的裂变式增长和山西新军的迅
速壮大，引发阎锡山恐慌，1939 年 12 月 1 日，
阎锡山命令阎军从背后突袭山西新军，发动

“晋西事变”，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
开端。

“晋西事变”后，柴生滋所在部队从稷王
山向晋东南太岳根据地转移，不料中途受阻，
转移没有成功。为保存力量，按照组织安排，
柴生滋和带手枪的其他十几名队员，暂时返
回各自家乡，坚持地下斗争。

1942 年 ，中 共 太 岳 三 地 委 派 人 来 到 麻
村，与柴生滋取得联系。随后中共虞临联合县
委书记曹声宣来到麻村，向柴生滋下达了“抓
紧发展党员、在麻村成立党组织”的党建工作
指示。同年，曹声宣发展柴生滋妻子孙桂枝入
党，孙桂枝又发展妯娌、同一大院生活的申桂
香入党。柴生淅也于同年入党。1943 年 7 月，
麻村地下党支部成立，孙桂枝为支部书记，申
桂香为宣传委员，柴生湘为组织委员。

麻村距日军重兵驻守的虞乡县城只有 5
公里，日伪的摩托车宪兵队，接到情报只消
20 分钟即可杀进村庄，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区
域。麻村地下党支部，这棵红色的抗日幼苗，
在日伪眼皮底下“倔强”出生！它的“破土而
出”与之后的顽强斗争，宣示了中国人誓死不
当亡国奴的血性，让日伪胆战心惊的同时，也
点亮了敌占区百姓心头的希望之火。

此时的柴生滋，不是一名普通党员，而是
具有 5 年党龄、正连职务的老党员，无论从斗
争经验、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分析，柴生滋更
胜任支部书记职务，而根据永济党史资料记
载，他在麻村党支部没有担任职务。为何如此
安排，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是组织意图，柴生
滋在麻村的身份，相当于上级党组织委派的
驻村干部，负责具体指导支部工作。麻村的抗
日对敌斗争，一直十分有效，想来这与麻村背
后有上级党组织的有力指导、柴生滋的出谋
划策有关。

选择在麻村成立党组织，另一原因是该
村群众基础较好。抗战初期，卿头镇尚志村
党员尚洛宾，以行医为掩护，在麻村开展宣传
发动工作，住在柴生湘家并发展柴生湘入党，
同时酝酿成立了贫农小组。本村青年薛步
礼、薛联斌，分别在运城、芮城加入党组织。
另有刘登科、杨永照等十多名麻村青年，志愿
参加山西青年决死队和虞乡人民武装自卫总
队。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人，留在永济党史
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不过片言只语或只有姓
名，更多史实已无从打捞——太多的凡人往
事如黄河细沙，湮没于幽暗隐秘的历史河床
深层。

柴生滋家成为当时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落
脚点和主要活动地点。家里北房的二层阁楼，
距地面 3 米左右，可容十多人藏身，曾经藏过
地下党员和受伤休养的干部。

如今，西侧阁楼已拆除，东侧阁楼还保留
着原貌。笔者在主人陪同下，沿着扶梯上到阁
楼，只见阁楼地板距屋顶约两米，面积与底层
等同，空间很宽敞；由于阁楼外侧的彩色木格
围挡和仰视角度所限，若藏身阁楼内侧，立于
屋内地面上的人，确实很难发现阁楼上面的
秘密。

1945 年 8 月，组织调柴生滋回太岳三地

委根据地工作，柴生滋再次离开家乡。唯一的
儿子柴兴华，刚满 17 岁，也跟着父亲参加了
革命。根据另一党员柴生治的回忆材料，当时
为蒙蔽敌人，还上演了一场“假出殡”：按照柴
生滋安排，在他离村几天后，有人找到妻子孙
桂枝报丧，说他过黄河赴陕西寻找干亲途中
不幸落河身亡。孙桂枝假戏真做，大放悲声，
在家中搭设灵棚，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每逢节
日也焚香祭奠，村民都信以为真，掩护了柴生
滋顺利转入敌后工作。

1948 年，在闻喜后宫整党中，有人提出
柴生滋“晋西事变”后返回麻村，不能提供书
面手续，说他是思想动摇，给予降职处分，将
党龄减少 7 年。后经查实证明，柴生滋返乡确
属组织安排，于是很快恢复了他的党龄和职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柴生滋任永济县
劳动局局长多年。

柴江斌说，爷爷是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原
因竟然是不愿被提拔。

有次组织找柴生滋谈话，想提拔他到副
县长岗位上工作，柴生滋觉得为难：作为党
员，从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
啥，可他担心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不能胜任岗
位要求，会误事。“那个同事整天拿本字典背，
我文化赶不上他。”他干脆铺盖卷一卷，骑上
那辆旧自行车，回了麻村。柴生滋懂些中医，
村民有头疼脑热的找他，他就配些冰片之类，
免费给村民治病。

给官不当，在时下人看来会觉得难以理
解，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但老革命柴生滋想的
是：自己当不当官，不要紧；不能误了党和政
府的大事，这个要紧。

1984 年，柴生滋在麻村病逝，享年 76岁。
“爷爷的履历表上，证明人高功叔、薛克

忠、贾启允、曹声宣、任明道，都是从河东走出
的老革命，百度上可以查到。爷爷带领家族成
员群体入党，我觉得爷爷很伟大。”柴江斌通
过微信发来爷爷的履历表，如是感叹。

“掺沙子”与惩戒汉奸

抗战期间，虞乡县城有日军一个中队驻
守，另有相当营建制，包括 5 个中队的日伪虞
乡警备大队。麻村距离虞乡县城很近，是日伪
统治的核心区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成立后
的中共麻村地下支部与日伪敌顽斗智斗勇，
战果丰硕。

为争取民众对抗战的支持，麻村的地下
党员们采取“掺沙子”办法，把党员和积极分
子选进麻村权力机构，取得村庄大事话语权，
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合理负担”运动，减轻贫
农负担。

麻村位于交通干线同蒲铁路以北、虞乡
县城东北方向，村庄周围有弯弯河、姚暹渠流
过，地势低洼，多盐碱滩涂，每逢雨季，村庄常
常被淹，庄稼收成没有保证。当时，“南府”为
日伪政权，驻虞乡县城；“北府”是阎顽政府，
流亡在临晋、万荣。日伪蒋阎以及地面上的大
小土豪流寇，都向农民伸手，苛捐杂税繁重。
起初，村政权为地主乡绅掌控，税赋按地亩均
摊。“富占流油田，穷占烂碱滩”，地主乡绅为
转嫁负担，手中只留肥田，将贫瘠碱地连带必
须缴纳的“上粮”租给贫农耕种，贫苦农民负
重如牛，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党员与积极分
子分头串联，争取选票，让党员柴生淅当上村
长，入党积极分子柴生治当上闾长。“掺沙子”
成功后，他们开展“合理负担”运动，把按地亩
摊税改为按土地数量、好坏征收，减轻了贫农
负担。在征缴上，他们对日伪“南府”软磨推
拖，敌人催得实在紧了，就送上一些；对阎顽

“北府”，则明送暗截，当运粮车路过村北滩地
时，扮成匪徒半路截走。

为铲恶除奸同时又保护地下党组织不致
暴露，麻村党支部授意抗日骨干结盟为“七兄
弟”开展活动，“七兄弟”包括麻村柴生淅（老
大）、柴生治（老二）、柴生泠（老四）、曹宏全

（老五）、许增谋（老七），另有在麻村开肉铺的
北梯村孙致文（老三），在麻村扛长工的大屯
村阎学仁（老六）。

有个姓王的便衣汉奸，经常横行乡里，为
非作歹，奸污妇女。这天他又到麻村逼款。村
长柴生淅与闾长柴生治商量，天黑后要趁夜
色把这个祸害除掉。柴生淅先把汉奸带到村
公所，热情招待。不一会儿，柴生治来了，对汉
奸说：“房子安排好了，我领你去休息吧。”两
人把汉奸带往柴生淅家。刚进大车门，柴生淅
猛地从后面把汉奸拦腰抱住，门后闪出柴生
泠和景恩选，一个用烂布塞住汉奸嘴巴，一个
用麻绳套住汉奸脖子。麻绳飞快地拉紧，汉奸
挣扎没几下就软瘫倒地。4 人把汉奸尸体抬
到胥村北洋井跟前，捆上一块大石头，扔进废
弃的旱井中。后来鬼子派人到处搜寻，终无结
果，只得不了了之。

麻村另有一个汉奸，在日伪警备队当班
长，酗酒好色，胡作非为。当年秋雨连绵，到处
水汪汪一片。一天深夜，闾长柴生治把他捆绑
起来，投入水中淹死，第二天以“酒醉夜行迷
路，失足落水身亡”呈报，瞒过了敌人。

除奸铲恶，让麻村村民人心大快，麻村成
为中条山下的“微缩版”根据地。1947 年 2 月，
上级组织通知麻村党支部，做好解放虞乡的
全面准备。支部发动 30 多名青壮年分头准备
粮草，又派人将县城周围地形及城内敌情侦
察清楚。4 月 22 日，战斗打响在即，前线指挥
部就设在麻村。太岳第五军分区指挥员王墉、
陈捷弟及后来担任永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
郭久长，傍黑时来到麻村，部署战斗安排，第
二天一举解放虞乡。

麻村党支部，是日伪无法剔除的肉中刺，
是滩地最耀眼的那片红，是麻村人心中如巍
巍中条般牢靠的大山！

麻村柴家：一个家族的红色记忆（上）

■王秀梅

盐湖区西城街道的杜家村，是以家
族姓氏命名的村庄。从村名可见“杜”家
在杜家村的始端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力。只可惜，家道中落，遗留下来的痕迹
不那么清晰了。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村里曾经有
一座很完整的“城堡”，夯土结构，砖砌门
垛，虽横竖尺寸规模皆无比于昔年的运
城城墙，却也方方正正，长宽二三百米，
高也有二三层楼之擎。

这，是不是当时杜家的“家院”？一
时不可考证，历史悠久到漫漶了最初的
胎记。

后来居上的家族，一个是康家，明代
进士康四海，官居江西按察使；一个是姚
家，姚如松和姚诚立祖孙二人。康四海
的家族轨迹，目前尚待考证。倒是“姚”
家有着清晰较翔实的记载。

姚如松，山西安邑人，岁贡，嘉靖间
任洋丞。规画溢水堰，封植蔡侯墓，摄邑
篆。廉明刚直，有惠政，民德之。擢通渭
令去。祀名宦。

姚诚立，山西安邑人，进士，如松之
孙。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令洋。慈祥
恺悌，正直公廉，建尊经阁，创蔡伦祠，刊

《谕洋民家训》，著《作民要诀》，德惠所
征 ，瑞 麦 嘉 禾 叠 见 。 历 官 广 西 按 察 使
司。士民荣其祖孙绍绩，仿宋韩公父子

（韩亿、韩缜）袭美堂故事，作继美亭于县
治前，立石以纪其盛云。祀名宦。

——《光绪洋县志》卷八《官吏传》
在古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

分寻常，但祖孙先后在同一地为官就不
常见了，且在同一地为官都留下了“廉”
的名声实属罕见。

在宋代，参知政事韩亿与开封府知
府、龙图阁直学士韩缜父子曾先后做过
洋州知州，洋县人民为韩公父子建袭美
堂以颂其德；姚如松、姚诚立祖孙先后在
洋县为官，到了清代，洋县人民依前例又为姚家祖孙建继美
亭，成为洋县历史上的一件美事。

暮年的姚诚立，告老而还乡，卒于崇祯十二年春，去世
后葬于杜家村东。乾隆版的《解州安邑县志》有“四川按察
使姚诚立墓在运城西五里杜家村东”之记载。

那么，如今的姚家、姚家人之踪迹呢？在杜家村一村民
家中意外发现了“地契”旁证显示，姚家后裔姚长盛于民国
时期将院宅财产作最后一次变卖，举家迁出了杜家村。家
道中落抑或战乱？

所幸，其故宅尚有遗存，即坐落于现今杜家村的南北大
巷七条巷的“姚家绣楼”。这栋现存的建筑，面宽三间，进深
两椽，系单椽两层悬山顶结构。屋内结构，三间设置，横檩
竖梁，两边间有阁楼层的残存，部分有坍塌痕迹。梁记显示
重建于道光三年。

据村中老人讲，此建筑为姚诚立故居的“姚家花园”仅
存部分。人民公社时期，尚占地数亩，是数十间房舍的完整
独立院落。主屋“文革”时被毁掉。后来院落整体被占用，
成村集体饲养牲口的“马号”，如今为村民作院宅分占。

而崇祯年间姚诚立为家乡盐池所作的《河东盐池赋》石
碑被挖掘重现，矗立于池神庙内。在姚诚立的笔下，大量的
盐池记忆被展开，精美的辞章连同饱满的感情恣意汪洋。

2024 年 3 月，《关于将明代廉吏四川按察使姚诚立运城
故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物的提案》被运城市政协评为 2023
年度优秀提案。

杜家村，一个只有 800 余口人的小村，肇始于杜家，广
大于姚家，如今百家竞发，再造令名。

杜
家
村
：
明
代
廉
吏
姚
诚
立
故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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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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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稷山县的市民在参观“中国历史题材美术
展暨后稷文化实物展”。此次展出的中华文明史诗美术、红
色题材美术及后稷文化实物共有三大板块，1000 余件珍贵
实物，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红色题材美术部分，透
过一件件珍贵的版画、宣传画、书籍、报刊等，展现了一个个
真实感人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见证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革命先辈们一次次艰苦卓绝、波澜壮阔斗争取得
的辉煌胜利；后稷文化实物部分，通过书法绘画、非遗珍品、
民间遗物等 3 个板块实物的展示，展现了民间工艺美术的
创新传承、民间文化的发展繁荣。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

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原为典型原为典型
四合院四合院，，现存北房现存北房、、东厢房及南房东厢房及南房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弘扬关心爱护老年人的光
荣传统，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九九重阳节 浓
浓敬老情”学雷锋志愿者们于 10 月 12 日上午走进盐湖区
陶村进行公益演出活动，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活动由市文化馆、陶村党支部村委共同举办，舞蹈《盛
世欢歌》、二重唱《九九艳阳天》《梦里的中国红》、蒲剧《焦
裕禄》选段、戏曲联唱《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女声独唱

《春风十万里》《芦花》、男声独唱《孝顺父母不能等待》《我
的陶村老家》、魔术表演、女声小合唱《好人多》、电吹管独
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混声小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深
受老年人喜爱的节目，一一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让在场
的所有人感受到了尊老敬老的美好氛围，深受群众欢迎。

公益演出走进陶村


